
2013年 9月 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

坦，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弘扬人民友谊，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3日，在赴印度尼

西亚参加峰会时，他又发表了《中国愿同东盟国家

共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演讲，标志着“一带

一路”倡议的正式提出。2015年3月28日，在习近

平主席亚洲博鳌论坛发表演讲的当天，中国外交

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表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

“一带一路”进行了官方阐释。同年 7月 21日，“一

带一路”建设工作推进会议正式划定新亚欧大陆

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

中巴、孟中印缅等六大国际经济走廊作为今后“一

带一路”的重点推进方向。新疆被确定为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核心区；福建成为了 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核心区；云南成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

心；陕甘宁青成为了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

道和商贸物流枢纽，以及重要产业与人文交流基

地；广西被确定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

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北京、内蒙古和东

北三省则成了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沿海诸城市成

为了“一带一路”，特别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如此看来，“一带一路”似乎

与西藏没有什么关系，西藏并不需要主动融入“一

带一路”倡议。其实，“一带一路”并不是一个简单

的倡议与战略，它是全球化的中国版本，是中国提

供给世界的新全球化方案。 [1]实践也正是如此，

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的西藏战略定

位是“两屏四地”，即西藏是祖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

障、生态安全屏障，是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高原特色

农产品基地、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和世界旅游

目的地。2015年，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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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战略定位调整为“两屏两地一通道一前沿”，

即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

储备基地、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面向南亚开

放的重要通道、同西方敌对势力和境内外敌对势力

以及分裂势力斗争的前沿。调下“两地”，调上“一

通道”“一前沿”，看似微小的调整，其实是党中央对

西藏战略定位的重大调整，希望西藏用开放的眼光

看待发展。西藏不仅承担着自身的改革开放任务，

还关乎整个国家在中国版全球化中的角色定位，已

经成为了“一带一路”倡议中重要的一环。

一、西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源于现实的要求

西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主要应以中央第六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为指导，重点做好“两屏

障、两基地、一通道、一前沿”建设，以“一带一路”倡

议的实施为契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

挥更重要的作用。

（一）服务国家安全需要

有学者认为：“西藏在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方

面具有特殊地位，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西藏在国家

整体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助

达赖分裂主义势力，以西藏地缘优势来为他们各自

国家的国际战略利益服务。”[2]事实也正是如此，以

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阻滞中国的快速发

展，采取一系列措施遏制中国，“西藏问题”就是其

中重要的一环。利用中国与印度等国历史上形成

的领土分歧，阻滞中国与南亚国家形成区域经济方

面的一体化；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阻止中国打通

经由印度洋的出海通道，增加中国进出口货物的运

输成本；利用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异，通过达赖集团

的鼓噪，实现分裂中国的目的。从目前的现状来

看，上述问题都难以在现有的框架内得到圆满的解

决。二战期间，作为印度宗主国的英国就曾建议美

国：“承认西藏有同其他国家交换外交代表的权

利。”只是美国基于打赢战争的考虑而没有同意。

在地缘政治方面，国内学者也认为：“在可以预见的

未来，在对华政策上，经济界的声音超过安全和战

略界的可能性不大。”[3]在达赖身后，“流亡藏人团体

中不赞成十四世达赖所谓‘中间道路’的人可能对

我国采取军事斗争手段，可能会产生恐怖主义威

胁。”[4]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涉及“西

藏问题”的国家安全问题，很难借助现有的国际经济

政治格局得到妥善解决，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地缘政

治经济观，用全新的视角观察世界，才能解决我国的

国家安全问题。这种新的世界关系框架，就是全球

化的中国版本“一带一路”所倡导的新国际关系。

（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英国媒体曾经说过：工业化的英国为人类创

造了供给，崇尚适度浪费的美国为世界带来了消费

模式，而今中国要引领世界潮流，就要给人类提供

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范式。可见，绿色可持续发展在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西藏是世

界屋脊，是真正的世界第三极，在其独特的土地之

上，生长着诸多稀有的物种，为人类保留着多样性

的生物基因，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经过

自然界多年的磨合，已经形成了诸因素作用平衡的

生态系统，成为了祖国内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

生态屏障，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而今，由于人

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和国家间区域发展战略的

不协调，以西藏为基础的高原生态系统面临着恶化

的风险，而且，在现有的国际关系框架下，难以协调

不同国家，使区域生态回到可持续的初始状态。这

就需要一种全新的模式，协调相关国家的利益诉

求，来保护高原生态系统，维护好国家的生态安全

屏障。这种新框架的建立，就寄希望于“一带一路”

倡议。

（三）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

人类社会虽然已经步入了信息化社会，但也

并不是说完全不需要实体经济了，更不能说不需要

任何实物性经济资源。只是我们要重组价值链与

产业链，减少流通环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发

展对资源的耗费。其实，在信息化时代有些战略性

资源对于国家竞争力的形成还是至关重要的。西

藏作为世界屋脊，自然环境十分独特，在形成不可

再生资源方面也是具有独特的优势。比如，西藏硼

矿石储存量巨大，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能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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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的探明，也有巨大的前景；水资源极其丰富，且

河流落差巨大，拥有能量转换的巨大潜能，可为经

济发展提供强大的能源支撑。然而，目前西藏的经

济社会发展还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对战略资源的

运用能力有限；加之我们对高原环境的经济社会发

展模式的探索还在进行当中，并没有形成最终的结

论。为此，为了实现西藏以及全国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目前还要保护好战略性物质资源，供子孙后代

使用。今天发展西藏经济，主要还应立足中国版全

球化“一带一路”，通过次区域内的互通有无，实现可

持续发展，为今后战略性资源的运用创造有利条件。

（四）维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需要

中华民族的来源是多元的，中华文化也是多

元一体的，这才让中华民族充满生机活力，才使中

华民族不断地发展壮大，实现伟大的复兴。西藏作

为一个独特的高原区域，其文化具有独特性，是中

华民族文化大家庭中重要的一支，只是由于地理环

境的限制，与内地交往相对困难。而今中国版本全

球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恰恰为西藏创造了契

机，因为“一带一路”既包括向外的开放，也包括向

内的开放。在“一带一路”坚持的“五通”原则中，包

括民心相通，也就是我们与周边相邻国家互联互通

的过程中民心相通是必要的条件。这种民心相通

就是文化的相互包容与理解，这将加大中华文化的

多元性。同时，为了在经济活动中赢得优势，又得

强化中华文化的独特性，这就使得中华文化的一体

性得以强化。这种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是现实版

全球化难以做到的，只有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才能

实现。

（五）适应新型全球化的需要

有学者认为，1648年维斯特法利亚和约签署

以后，国家领土主权受到国际法的保护，国家边界

空间形态的演化受到国际法的限制。但是，人类本

质上具有不断拓展经济行为空间的需求，在其领土

空间控制的范围受到约束。[5]与此同时，格劳修斯

认为：“根据自然，海洋似乎是抵制所有权的。”“我

们称之为头等重要的法则或首要的原则，其精神不

证自明且永恒不变，即每个民族均可以与另一民族

自由交往，并可以自由地与之从事贸易。”“自然法

是正当的理性的命令，它指示任何与合乎本性的理

性相一致的行为就是道义上公正的行为，反之，就

是道义上罪恶的行为。”[6]这可能就是当今利益以民

族国家为基本单元，而经济却在不断地全球化这种

现实悖论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诱因。我们

已经清楚地看到，由于指导理论的冲突，现实的全

球化是一种存在理论悖论的全球化，其资源配置的

规模与范围效益都难以达到最优化，为此，人类需

要新兴的全球化。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就是中国版本的全球化，它能提高资源配置

的规模与范围效益，造福人类。西藏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可以加强与临近的南亚次大陆的联

系，为中国打开印度洋通道，同时提高世界的全球

化水平。

（六）反分裂斗争的需要

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把西藏建

设成我国同西方敌对势力和境内外敌对势力、分裂

势力斗争的前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指出：中国正在快速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

华民族距离伟大复兴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

近。然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是一帆风顺

的，西方敌对势力时刻都在对我们进行打压，境内

外敌对势力、分裂势力不断制造事端，都在试图阻

滞甚至希望中断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西藏作为

斗争的最前沿，承受了巨大压力。为了缓解压力，

粉碎敌对势力的图谋，就只有化敌为友、建立最广

泛的统一战线。这其中最有利的手段之一，就是加

强经贸合作，增加共识，减少分歧。为此，西藏提出

建立环喜马拉雅经济带，建设中、尼、印经济走廊，

中央也把西藏确定为中国通向南亚的重要通道，这

都有利于化解南亚区域内国家间的矛盾，争取更多

的朋友，在斗争中争得主动权。

二、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解释

我们从事任何工作都应该有正确的理论指导，

否则就容易“盲人摸象”，出现事倍功半的现象。特

别是像“一带一路”这样的新鲜事物，就更需要有正

确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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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艳：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一）市场经济与规模范围视角

1992年，党的十四大为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而今，我们的任何改

革举措都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经济制

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供求规律

和竞争规律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政府的活动要尊重

市场经济规律，并要校正市场失灵。所以，我们研

究全球化中国版本“一带一路”所遵循的指导理论，

就要从更好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入手来开展工作，

这其中规模和范围经济理论值得研究。按照小艾

尔弗雷德·钱德勒的解释就是：“规模经济可以初步

定义为：当生产或经销单一产品的单一经营单位所

增加的规模减少了生产或经销的单位成本而导致

的经济。”“联合生产或经销经济是利用单一经营单

位内的生产或销售过程来生产或销售多于一种产

品而产生的经济（我使用日益为大家所接受的‘范

围经济’一词来指联合生产或联合经销的经济）。”[7]

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初衷，就是欢迎亚欧大陆

及太平洋、印度洋相关国家搭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

顺风车，就是希望改成一个统一开放的大市场，提

高资源配置的效益，造福人类，这正吻合了规模经

济和范围经济的理论原理。因此，规模和范围经济

应该成为“一带一路”的理论支撑之一。

（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

“公共产品”概念始于 1954年保罗·萨缪尔森

（Paul A. Samuelson）的相关研究，指出了公共产品

具有两大特征：一是消费的非排他性，二是消费的

非竞争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产生是国际生产专业

化分工过程的衍生物，是国际专业化过程中为了合

作和承担分工利益的产物。”[8]根据联合国有关报

告，目前全球公共领域需要集中供给的公共产品包

括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基础设施、跨国通信、安全、

和平、公共卫生、跨国协调机制和国际多边论坛

等。[9]中国政府对“一带一路”的官方解释中，对“政

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

等“五通”的概括中，绝大部分阐述的都是提供国际

公共产品的内容。外交部长王毅在 2015年 3月 23
日对“一带一路”进行阐释时指出：“‘一带一路’构

想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欢迎各国、国际

组织、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都能参与

到具体的合作中来。”[10]如此看来，公共产品供给也

是“一带一路”关注的主要问题，其理论对“一带一

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也具有积极的支撑意义。

（三）区域合作视角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由于贸

易成本的降低和生产要素的互动，尤其是资本、人

力的国际转移能够改变区域资源要素禀赋状况，使

经济活动的区位条件得到重新构建。[11]国内学者

认为：“在以往保守的行为体中，经济活动的区位导

向是内向的，但在开放的行为体中，经济活动的区

位导向是外向的。在这种形势下，边境区的经济功

能地位提升，原有的国内核心城市区位对企业和人

口的吸引作用相对下降，引发外资、人力、企业从原

来的国内核心城市区位转移到边境区位，使整体区

位的经济活力对比格局重新变化，跨境次区域合作

得以实现。”[12]西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从经

济动因上就吻合了上述理论，就是利用中国版本全

球化重新整合区域生产要素的契机，让西藏从经济

发展的后方变为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前沿，迅速摆脱

发展滞后的不利局面，从国内外吸引优势的生产要

素，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高地。这样既可以自身

实现长足发展，还可为国家融入全球化贡献力量。

从区域合作的视角来看，区域与次区域经济合作理

论，也是西藏融入“一带一路”的支撑理论之一。

（四）地缘政治视角

从地缘政治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也具

有重要意义。“一般而言，大国在崛起过程中，产业

逐步升级，资金更加充裕，都会面临对广阔市场更

为迫切的需求。”[13]“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

国家的政策协调和沟通，促进与沿线国家的民间交

流，唤醒与周边国家共同的历史记忆，挖掘彼此之

间更多的文化关联和人文纽带，塑造新的地区认

同、打造中国与周边国家或地区全方位多领域相互

融合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内的建构主义

认知。”[14]西藏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众多的历

史与人文优势，其同周边国家具有悠久的人文联

系，挖掘相互关联的历史相对容易，同周边国家的

人民也有诸多共同的记忆，历史上就曾有过经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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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流，如今重新唤起历史的记忆共同进行合作交

流，前景美好。这有利于扩大西藏乃至中国面向南

亚、印度洋沿岸的大市场，为中国版全球化的发展

助力增速。如此看来，地缘政治的有关理论，也应

成为西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理论。

三、西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

西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着多重目标，近

期目标是确保其自身的安全稳定；中期目标是向相

邻的南亚国家推广全球化的中国版本；远期目标就

是促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寻求经济社会双重安全

受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自冷战结束以来，

“西藏的稳定安全一直受到达赖集团的干扰和破

坏，体现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忽好忽坏。”由于国际经

济格局的变化，西藏的经济活动也面临巨大的变

局，其安全形势也难以像计划经济年代那么可控。

西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通过与周边国家

的经贸合作，强化区域内国家间的密切联系，实现西

藏乃至国家安全形势得到改善。同时，通过融入国

际与区域的分工合作，实现西藏与国家的经济安全。

（二）支撑国家的绿色发展目标

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原则，并且形成了广泛的共识。西藏有全球独具

特色的高原生态环境，而且已经形成具有可持续特

点的高原生态链，保持其完整性具有重要的生态意

义。由于西藏周边多为不发达国家，近年来在启动

发展的进程中对生态的考量不够，导致西藏生态环

境出现受损的迹象。如果西藏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就能带动周边欠发达国家一起发展经济，

实现社会进步，环喜马拉雅的生态环境就会得到很

好的保护。

（三）凝聚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

西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除了加强对外开

放以外，还会强化与祖国内地的经贸人文往来。文

化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一个行之有效

的创举，已经为几千年来的民族国家发展实践所证

明，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智慧。西藏融入“一

带一路”倡议，将会大力强化与中华各民族的认同

感，很好地实现交往、交流、交融，为多元一体的中

华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融入全球化中国版的发展潮流

“一带一路”不仅是一种经贸行为，也是中国

提供给世界的一种人类智慧，是全球化的中国版

本。中国版全球化与现行西方版全球化最大的区

别是，我们不赞同西方全球化指导理论中的核心

——边缘、中心——外围、起源——非起源的不平

等的全球观，坚持边缘——非边缘、核心——非核

心、起源——非起源的中华民族全球观，愿与相关

国家一道，共同建设“一带一路”。西藏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可以利用人类转向全球化中国版的契

机，实现根本性的转变。西藏将从经济发展的后

方，转变为中国面向世界发展经济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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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of Tibet's Integration
in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I Ling-ya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Tibet'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conforms to the basic orientation of
the Chines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Tibet's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should also have its own
guiding theory, and properly apply scale-economy and scope-economy theories to improve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 public goods theory to overcome market failure,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theory and the geopoliti⁃
cal theory. Tibet's integration into the "Belt and Road"Initiative is aimed at achieving multiple goals, such
as the dual securit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green development, the diversit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Chinese version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Tibet; One Belt and One Road; Theory;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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